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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像蒙太奇：新中国 70 年电影音乐的审美形式
——以电影《百鸟朝凤》的美学分析为例

周晓燕

（盐城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2016 年公映的影片《百鸟朝凤》借助声像蒙太奇构筑乡愁乌托邦，典型地体现了新中国 70 年电影音乐审美形式的特色。其

美学价值的核心，在于把“乡愁”从个体化的自然情感升华为一种蕴含深厚社会意义与情感结构的艺术表达，表现了在中国现代化宏大

叙事背景下，个体在前现代、现代及后现代多重社会语境交织下的生存境遇，这一表现不仅是对个体命运悲剧的深刻人文关怀，亦可视

为悲剧人文主义在当代语境下的创新表达与延伸，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个体心理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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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电影在艺术表达上取得了显著成就，

而电影音乐作为重要的艺术元素，借助声像蒙太奇机制在塑造影

片氛围、深化主题、情感动员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创

造出独特的审美体验。2016 年公映的《百鸟朝凤》借助声像蒙太

奇构筑的乡愁乌托邦，较为典型地体现了新中国 70 年电影音乐审

美形式的特色。

一、声像蒙太奇的理论基础

在当前中国电影学术界，电影批评倾向于在声像相对分离的框

架下展开讨论，尽管声、像与电影三者间的紧密联系被广泛认可，

但理论构建往往以“声从属像”或图像中心论为逻辑起点。此倾向

忽略了针对声像话语的专门研究方法，反映了批评界对作品内容层

面的过度关注，而相对忽视了“如何拍摄”——即艺术作品形式问

题的探讨，尤其是对当代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深度剖析不足。

从格式塔心理学与审美心理的视角出发，声音（以声波为媒

介）与图像（视觉呈现）各自拥有独特的物质属性和感性存在方

式。它们在电影这一时空艺术中融合，形成了既独立于其组成部

分，又在整体上超越各部分之和的新审美形式——完形。“完形”

概念强调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形式对应关系，彼此独

立且相互作用，不存在绝对的从属关系。基于此，本文提出将电

影中声像与视像的“完形”现象定义为“声像蒙太奇”。

声像蒙太奇作为一种审美完形，能够调配电影感知，深刻影

响观众的情感构建。梅洛 - 庞蒂依托库里肖夫实验，揭示了电影

感知并非简单的视听元素并置，而是声 - 像之间的综合体验。这

一发现为声像蒙太奇理论奠定了基础，强调电影感知的句法单位

不仅限于视觉，而是扩展至包含声音在内的联觉体验，从而深化

了电影对观众心灵世界的触达。并且，声像蒙太奇还意味着电影

表达不受既有习惯束缚，通过时空元素的重新配置，得以探索新

的意义生成。在此视角下，电影感知无需符码中介，直接诉诸于

声像蒙太奇引发的联觉体验，使电影作品成为一个总体性的“肉

身”，观众与电影之间的距离被消解，建立起一种直接、未经反

思的体验循环。对此，德勒兹曾做过进一步思考，他将电影视为

超越艺术与研究对象的存在，它是思维流变的体现。电影通过运

动与时间的引入，不仅革新了视觉文化，也促进了思考方式的转型。

在此理论框架下，声像蒙太奇从感知综合提升至思维运动的情境，

纯视听情境被扩展为流动的思想蒙太奇，感知的综合模态转变为

流动互渗的感知生成状态。另外，歧感的概念引入，强调基于差

异形成的异质性与基于同一形成的共同性的并置，使感知的综合

转变为歧感共同体。

基于以上，声像蒙太奇从审美形式演化为异质蒙太奇，以适

应感知间错位与永恒扰动的新模态，展现了其在当代电影理论与

实践中不可或缺的理论价值与创新潜力。

二、《百鸟朝凤》的声像蒙太奇分析

借助声像蒙太奇机制，新中国七十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通

过乡愁乌托邦这一理念与情感框架，得以深刻而细腻地展现与传

达，进而塑造了中国当代电影美学独具魅力的风格。正如有学者

认为：“这种站在都市文明终端抒发的乡愁，是一种时代错位的

怀乡病，它恰恰符合在当代华语电影、当下中国文化的表达，乃

至后冷战世界中普遍流行的怀旧文化的本质，这才能够解释影片

所激起的主流观影热情。”声像蒙太奇蕴含的美学价值不可小觑。

毕竟，仅停留于声像组合的常规模式与简单复制，则极易陷入平

庸之境，丧失艺术创作的独特性与深度。试想，若以单一、传统

的镜头语言来构建电影《百鸟朝凤》，力求完整保留焦三爷与游

天鸣的生活叙事全貌，那么，我们所能获得的或许仅仅是一个关

于传统民间技艺在 1980 至 1990 年代初中国市场经济萌芽期逐渐

衰落的叙事，一个单纯反映特定历史时期文化现象的故事框架。

这样的叙事结构虽能触动观众情感，但其所激发的情感体验与日

常生活中对技艺流失的惋惜并无本质差异，属于一种原始且单一

的情感反应，缺乏深层次的社会意义与情感结构构建的冲动。相

比之下，在吴天明导演的电影《百鸟朝凤》中，通过对沉重压抑

故事题材的深刻挖掘，以及以唢呐曲《百鸟朝凤》为核心元素的

蒙太奇组合运用，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审美效果。吴天明导演巧妙

地采用拍摄激烈、昂扬乃至欢快场景的手法，来处理影片中那些

令人心痛的离别场景，从而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这一特定历史时

期的复杂情感与社会变迁，以影像化的方式加以呈现，并赋予其

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一创作手法不仅深化了影片的情感层次，更

使观众在审美体验中感受到超越故事本身的深刻社会意义与历史

厚重感。正如有学者指出：“电影《百鸟朝凤》之所以引起广泛

关注，获得观众认可，是因为观众呼唤这一类影片的出现。”

电影音乐的审美艺术特征要从音乐与画面结合的角度，强调

视觉、听觉的统一。《百鸟朝凤》将音乐与画面的深度交融，构

建了一个独具匠心的艺术审美框架，该框架深刻映射了悲剧理论

的核心构成。特别是影片中反复回响的唢呐乐曲，不仅精确复制

了传统民俗乐器的独特韵味，而且通过其特有的音色特质与旋律

结构，显著增强了影片的情感层次与表现力。从悲剧美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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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唢呐音乐在此扮演了传递哀伤与敬意的关键角色。以焦三

爷在窦村长葬礼上深情吹奏《百鸟朝凤》的场景为例，那低沉而

悠远的唢呐声，宛如一首悲怆的挽歌，与焦三爷坚毅而带有些许

哀伤的面容、葬礼现场的庄严氛围相互映衬，深刻体现了“悲歌

以当泣，远望以当归”的意境，隐喻焦三爷对往昔唢呐黄金时代

的怀念与无法回归的悲哀，只能通过悲歌与远望来寄托无尽的哀

思。这一审美体验与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观众的情感共鸣高度契合，

展现了较为强大的情感动员力量，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表面上

看展现了唢呐匠焦三爷对技艺的执着与坚守，实则产生了一种“远

出”的美学效果，意蕴深远。

在影片中，音乐《百鸟朝凤》完整呈现了两次，具有深刻的

象征意义。首次出现是在一场重要的仪式上，师傅焦三爷代徒弟

游天鸣为逝者吹奏，此场景不仅彰显了《百鸟朝凤》曲目的独特

艺术魅力，也体现了师傅对徒弟的深切期望与对逝者的崇高敬意。

此时，焦三爷虽已病重，但仍以生命之力吹奏唢呐，这既是技艺

传授，也是对唢呐文化的坚守与传承。第二次出现则是在影片后期，

由徒弟游天鸣在师傅焦三爷的见证下接过唢呐，共同完成这首曲

目的绝响。这一场景充满了情感的张力与戏剧性的冲突，焦三爷

在吹奏中甚至呕血，但仍坚持完成演奏，这既是对徒弟的最终教诲，

也是对自己一生心血与挚爱的最后凝视。最终，焦三爷在唢呐的

乐声中离世，这一幕将传统文化的美与哀、荣耀与衰败展现得淋

漓尽致。影片中两次《百鸟朝凤》的呈现，作为声像蒙太奇手法，

各自承载着不同的形式与意义。从学理层面分析，它们共同的特

征在于，通过离别、送别、告别等形式，凸显了与现代化进程格

格不入的吹唢呐风俗及其衰落的必然性，揭示了传统文化与民间

技艺传承人面临的困境与迷茫。

由于声像蒙太奇手法的运用，电影《百鸟朝凤》已超越了一

个关于传统民间技艺日渐衰落的悲伤叙事，而是以《百鸟朝凤》

为基础声音的声像蒙太奇，将现实世界的冷酷无情及其威严的现

代性原则，凝聚在一个农村老唢呐匠的执着情感之上，构建了一

个可供情感栖息的乌托邦，将中国传统技艺及其所呈现的农村景

象美化升华至一个理想化的境界。

三、《百鸟朝凤》的文化意义与美学价值

《百鸟朝凤》是导演吴天明精心构建的一个情感乌托邦——

在哲学层面上，它是一个被热爱之光照亮的地方，令人心生敬意。

在这样的艺术处理下，《百鸟朝凤》不仅成为了一部记录传统技

艺的影片，更是一部深刻触及人心、引发情感共鸣的悲剧作品，

其艺术价值与社会意义得以充分彰显。

首先，《百鸟朝凤》倾向于刻画现实主义来主导叙事，强调

情节的真实感与具体性，而“声”元素则承担起抒情重任，重塑

灵魂境界，蕴含了深厚的中华美学特质——“余韵”。尽管该影

片中声像蒙太奇的应用主要局限于营造单一的意境层面，相较于

新中国 70 年电影音乐发展的多元化表现形式，显得较为基础，但

其作为声像蒙太奇的基础典范，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其次，类似史诗的叙事会激发观众内心深处的振奋情绪，《百

鸟朝凤》中的情绪既是对历史洪流中不甘沉沦的悲壮抗争，也是

对过往岁月坚守情怀的顽强体现，展现了普通人面对平庸生活时

的一种积极反抗姿态。依据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悲剧作为一

种审美形态，其核心在于英雄人物因个人行为过失而引发的不可

逆转的悲剧性后果，进而激发观众的“怜悯”与“恐惧”，并通

过悲剧性冲突实现情感的净化。本文认为，不仅古希腊悲剧大师

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验证了这一理论，同样，讲述 20 世

纪 80 至 90 年代中国农村唢呐匠故事的《百鸟朝凤》，也在很大

程度上契合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将当代社会普通人的生活悲

剧直接纳入艺术表现范畴。影片中，师徒二人的坚持与逆境形成

了鲜明对比，当观众感受到角色似乎被命运嘲弄时，声像蒙太奇

的巧妙运用起到了调节作用，适时插入与情节情感相悖的欢快唢

呐声，形成独特的蒙太奇效果，这不仅限制了观众情感的过度沉浸，

还促使观众意识到自身观影的身份，从而能够透过影像的棱镜审

视社会及自我，理性地思考其中的深层含义。

最后，《百鸟朝凤》所呈现的“乡愁乌托邦”美学，不仅

局限于焦三爷师徒个人经历的描绘，更在于其通过声像蒙太奇的

冲淡机制，象征着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反抗命运的一种方

式——淡化。源于生活的电影更能打动人，电影音乐也是如此。

影片以艺术化与美化的手法，冲淡了现实生活的压迫与绝望，净

化了悲惨的记忆。相应地，影片的乡愁悲剧意蕴也在“冲淡”或

虚化中得以彰显，构建的“乡愁乌托邦”超越了个人情感层面，

达到了更具普遍性与深刻性的文化乡愁，观众的情感也从原始的、

非理性的怜悯转变为理性的、沉静而悲痛的审美情感。这种“混

合式情感”的美学价值在于，它将观众从悲剧的痛苦中引导至对

现实生活的深刻反思，促进了对社会语境中普通人位置的深刻理

解，使观众能够以更加敏锐的审美视角体验多重语境下的情感结

构，同时对现代性持以审慎态度，以更加深切的爱意与怜悯淡化

命运的苦难，在悲剧的残酷中实现自我肯定，勇敢地面对现实生

活的沉重。

总之，《百鸟朝凤》借助声像蒙太奇构筑的乡愁乌托邦，较

为典型地体现了新中国 70 年电影音乐审美形式的特色。其美学价

值的核心，在于把“乡愁”从个体化的自然情感升华为一种蕴含

深厚社会意义与情感结构的艺术表达，表现了在中国现代化宏大

叙事背景下，个体在前现代、现代及后现代多重社会语境交织下

的存在境遇，这一表现不仅是对个体命运悲剧的深刻人文关怀，

亦可视为悲剧人文主义在当代语境下的创新表达与延伸，为理解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个体心理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成为当代社会

与文化建设的一种创新动力，引领观影者从悲剧的痛苦中汲取勇

气、希望与理想，面对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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